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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陈思在看一

本叫做 《活着的一万零
一条理由》的书。自从前
几天朋友将这本书送给
她，她就一天也没丢下。
书里讲了很多个与命运
搏斗的故事，其中一个
故事最让陈思感动。

这本书的作者喜欢
旅游，一次在旅途中经
过一家杂货店，店里坐
着一个中年女子，面对
每位顾客，她都一脸笑
容，并且对每位顾客都
说 “谢谢你，我很幸

运”。作者在女子店里也
买过东西，同样得到了
一句 “谢谢你，我很幸
运”的话。过了若干天，
作者再次经过店前，却
发现，微笑的女子不见
了。附近居民告诉作者，

中年女子去世了，生前，
她患了很严重的病，大
腿以下失去知觉，但，她
对生活非常乐观。
“看了这本书，我有

豁然开朗的感觉”，陈思
笑呵呵地说。不过，陈思

的妈妈李德霞却说，前
天晚上，陈思还哭了一
宿，是陈思的妹妹听到
的。听记者转述妈妈的
话，陈思低下了头，“看
电视看得好好的，突然
就———心酸，我也不知

道，想着想着就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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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记者交谈了一会，

陈思有些累了。她说，只
觉得全身很酸。今年以
来，这种感觉越来越强
烈，经常整晚整晚睡不着
觉。想的都是小时候的
事，好的坏的，都有。她
说，事情虽小，但很难忘。

出生之后，陈思在外
婆家一直住到6岁。“外
婆对我特别好，那时穷，
没有电扇，外婆就帮我
扇扇子，直到我睡着。夜
里醒来，她也帮我扇，从

没有不耐烦过”。两岁多，
她刚学会走路，可是，每天

身上都有血，因为她一走路
就会跌倒。上学后，因为成
绩好，时常被学校抽去参加
乡里的比赛，“记得有一次
下大雨，路很泥泞，老师背
着我走了很远的路……”
10岁时，亲戚给她买了套

粉红色的裙子，她非常喜
欢，穿了裙子去拍照，小时
候，她特别瘦，可拍的照片，
她至今还保存在连云港的
老家。两三年之后，她就再
也没法走路了，裙子也只得
收起，就连长辫子也剪掉

了。身体不好，陈思只读到
小学4年级，那时，她11
岁。尽管家离学校才 100
多米，她却要走上半小时，
每走几步就要歇一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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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岁那年，父母带她到

南京市儿童医院看病，医生
诊断是“进行性肌营养不
良症”，父母瞒着她，将病
历塞进塑料袋，放进抽屉的
最底层。趁父母外出，她翻
出了病历，看到了几个字。
当时，还懵懵懂懂不太理

解。10岁那年，父母又带她
去医院，她跟妈妈在门外，
医生跟爸爸说话，被她听到
了一些，“……不要治了，
带回家吧，有什么心愿帮她
完成”。陈思似乎有点明
白，但她装作不知道。

13岁以后，她已无法
站立行走，这才明白自己
患的是绝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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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前，陈思被父母从

连云港乡下接到了南京，
父亲陈福明在晓庄师范学
院看大门，母亲每天上午
做烤饼，下午在附近叫卖，
妹妹还在上学，一家人日
子过得紧巴巴。陈思的“小
天地”是黑暗库房中的一

张床和一张桌子。库房屋
顶是石棉瓦，四处可见拳
头大的洞隙。前段时间，南
京大雨，陈思每晚都被淋

得透湿。在这样的环境中
待得太久，她经常习惯性地

眨眼。跟所有爱美爱生活的
年轻女孩一样，她的电视机
四角贴满了明星贴纸，电视
机旁摞了一堆CD唱片，床
头还放了好些杂志。

她告诉记者，在家里，
她不爱讲话，其实是不愿

把痛苦转嫁给别人。长夜
漫漫，无法入睡，就连听收
音机，都怕吵了同一个房
间的妹妹，她将音量拧到
最小，凑到耳边。想心事，
也是一个人静静地想，哭
泣，也是蒙着被子悄悄流

泪。“我有时很憋，就想
……到哪喊上一阵，可是，
不能在家喊，家人知道了
多难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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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说，她特别喜欢

听情感倾诉类节目，能从
深夜听到次日凌晨五六
点。有个节目，是为残疾人
度身定做的。经常有很多
盲人打进热线，诉说心头
的烦恼。有一天，她听到一
个 80多岁的盲人老爷爷，

用很乐观的声音讲述他的
故事，尽管双眼失去光明
30多年，他依然每天过得
很快乐，生活安排得井井
有条。这个老爷爷，把陈思
的心灵彻底震撼了。自去
年开始，她产生了一个念

头，“我只能活到20岁，我
走了，可以把我的眼角膜
捐给同龄的盲人，让他们
用我的眼睛去发现世界”。

今年5月，陈思试探性
地跟妈妈谈了捐献眼角膜
的事情，遭到父母的一致反

对。隔了几天，她又重提此
事，陈福明和李德霞还是没
同意。这次，她开始绝食。看
着女儿心意已决，父母心软
了，思来想去，“女儿已经这
样了，就顺着她的心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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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了快20年，什么

都没干过，这是我最遗憾
的事。”她说。现在，父母同
意她捐献眼角膜了，她也

在几天前，去南京市红十
字协会眼库中心填写了志

愿表。“就剩下拍一寸照片
了，门口就有照相馆，应该
很快。”

李德霞背着陈思抹了
抹红红的眼睛，叹了口气，
“3个儿女中，她最聪明，
小时候成绩都在前 3名。

学东西特别快，想事情很
周到”。李德霞很自豪，陈
思没学过画画，但“画啥像
啥”。其实，陈思没告诉过
她，她小时候最大的理想
就是将来考上医学院，当
个医生，帮别人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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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还有一个心愿就是将

从小到大的经历和感触写
下。“可惜，我手握不住笔，写
几行字，就要歇半天”。

来宁 5年，她去得最
远的地方就是晓庄师范
学院正大门，距离她家三
四百米远。她想去中山

陵、夫子庙和玄武湖。从
小疼她的外婆也 90多岁
了，听力不好，打电话回
去，也没法跟她通话，我
很遗憾。“5年了，我想回
家看看外婆”。

住在小区的徐奶奶 80

多岁了，她说，好久没见到
陈思这孩子了。“以前，她经
常坐在传达室，讲话好神
气，画也画得好”。陈思微微
一笑，她总说，“自己这样，
被别人看见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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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南京针灸学会

副会长、南京中医药大学
国际针灸培训中心临床实
习医院王宁生主任医师听
到消息，帮陈思制定了一
个治疗方案。7月18日起，
将对陈思进行为期 20天
的针灸。王宁生透露，陈思

的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治
疗难度极大，属于神经元
性损害，中医针灸也只能
尝试缓解她的症状，让病
人感觉舒服些，但要根治
基本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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